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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阿·冯·勒柯克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记》的德

文原题为ｖｏｎＬａｎｄｕｎｄＬｅｕｔｅｎｉｎＯｓｔ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ｄｅｒ４．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Ｔｕｒｆａｎ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于１９２８年在莱比锡正式出版。承蒙耿世民教授的热心推

荐和李肖博士的大力支持，其首个中译本（齐树仁、耿世民校译）得以列入“吐鲁番丛

书”丙种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表明，勒柯克率领的这次考察自１９１３年４月中抵

达喀什起，到１９１４年３月初离开图木舒克经喀什出境，历时１１个月。因世界大战即

将爆发，其间勒氏一行并未来得及涉足吐鲁番地区，而在库车、巴楚一带劫掠并破坏了

大量古代遗址，盗运走珍贵文物１５６箱。对勒柯克及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四次考察的

介绍，可参考中译本所附耿世民教授的文章。本书既是记载此次考察行动经过的“实

录”，又附了百余幅当时所拍摄的照片、线图，其十分宝贵的资料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作

为“盗宝者的自白”，书中也暴露了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偏见。原书多处使用了“东突厥

斯坦”这个地理名称，尽管使用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属于中国的新疆地区，但毕竟隐含

着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在中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祸心，理所当然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并予以厘正。因此，下列几点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此书时应该注意的。

第一，由于第四次考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书中相当充分地表露了德、俄、英帝国

在争夺我国新疆这个战略要地上的昭然野心和他们之间的狼狈为奸与勾心斗角，军事

入侵与搜集政治、经济情报和“科学考察”始终是并行不悖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各

族民众捍卫主权与进行反封建革命的仇视与污蔑。

第二，虽然勒柯克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南疆地区，他们这次进入新疆并未得到我

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只有开后门得来的喀什地方政府的一纸“许可证”），他们是地地道

道的非法盗宝者。他们打着“保护文物”的幌子，用野蛮的“科学手段”盗掘遗址，切割

精美壁画，搬走雕塑，搜捡各类文物。书中有许多赤裸裸的强盗语言，既可让我们清醒

认识其盗者之心，也为我们追寻库车－巴楚一带寺窟文物遭破坏的踪迹及被盗运的下



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需要注意的是，盗宝者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欲盖弥彰的语言。其

典型例子便是书中关于在克孜尔“红穹洞”发现“寺院图书馆”的叙述。我们可以将它

们与同氏另一专著中的文字对比阅读（参见郑宝善译《新疆文化之宝库》，魏长洪、何汉

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前不久德国著名梵文

学家史凌格罗夫教授（Ｄ．Ｓｃｈｌｉｎｇｌｏｆｆ）专门印刷了题为《古代新疆一所寺院图书馆及

其命运》（ＥｉｎｅＯｓｔ－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Ｋｌｏｓｔｅｒ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ｕｎｄｉｈｒＳｃｈｉｋｓａｌ）的小册子，指

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有关叙述的含糊和矛盾，怀疑该洞仍埋有西域语文写本。史氏

将此册子寄给耿世民教授，呼吁我国学者能追索清楚。（耿先生为此专写的文章附后）

第三，勒柯克以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维吾尔学家著称于世，虽然因盗掘文物获得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其研究方法上也有某些独到之处，但从本书的论述中不难发现，

他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看法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上的，他处处力图证明新

疆文化艺术“西来”，“完全缺乏中国的影响”，他的观点尤其集中表现在书的“结束语：

文化与艺术史的成果”一节中，他一再强调“中世纪日耳曼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关系”，否

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尽管他也承认“文化因素始终在来回转移、接受和变化”，却重申

“什么都必须＇沿着希腊的足迹＇来对待”，连佛教文化也要“追本溯源到希腊”，甚至主观

地认为中国的丝绸传到西方时是“很重的单一颜色没有图案的纺织品”，只是中亚与西

方将它们精工细作制成了华丽珍贵的衣衫，“才在中国得到了华美的仿制”。他还提出

连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也是“公元前３０００年（欧洲）有较高的文化因素从西北方

涌向中国北方”的结果（众所周知，我国著名的仰韶、半坡彩陶距今至少有７０００年的

历史了）。这种明显的偏见歪曲了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当然也大大影响了他对新疆

文物判断与分析的科学性。

中华书局编辑部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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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四次“吐鲁番”之行（这次并未到吐鲁番，１９１３年３月至１９１４年３

月）从一开动始就遇到种种不幸。

中国人感兴趣的是改变政府的形式。满洲人被驱逐了（我从未发现

满洲人与“中国人”在特征和文化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那并不特别强大

的统治根本就不可能被更好的东西代替；正相反，令人鄙视的人，常常是

可耻的犯罪分子，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行政管理岗位，在整个地区———我

指的是新疆，不是中国内地———可惜的是以前的安宁、安全和信任受到

了破坏。所有的东西都比在满洲皇帝的统治时期贵两三倍，当地的商

人，也再不像从前那样，而只能在商道上见到了。

对我们而言，这种变化以及中国政府由此拒绝为我们签发政府护照

使我们感到遗憾；圣彼得堡的拉德罗夫（Ｒａｄｌｏｆｆ）先生拖延为我们办理

护照是另一件倒霉的事。

后面这件事情在损失了不太多的时间以后得到了解决。中国政府

的护照，格·马卡尔提尼（Ｇ．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汉名马继业）（译校者按：即英国

第一任驻喀什领事）先生友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协

助，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次旅行。我们所挽救的那些非常珍贵的壁画

很显然部分或全部将毁于１９１６年的强烈地震中或成为当地人在破坏壁

画时的牺牲品。

我们同地方当局打交道的经历在这本书中也可以读到。总是有种

不愉快的感觉，一种不安全感，这是对以前的安全和安宁相比较而言的。

所有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使我患了严重的疾病，而巴尔图斯（Ｂａｒ

ｔｕｓ）先生则患了症状较轻的病，以及难以想象的是早些时候我的忠实助

手遭到了暗杀。

当我们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气氛令人感到郁闷。在我熟悉的维吾

尔人中阿克萨卡尔（Ａｋｓａｋａｌｓ）（按：即当地人的首领）以及在他们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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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能听到一些词（ｓｏｋｕｓｃｈ［突厥语］，ｍｕｈｒａｂ［阿拉伯语 ｍｕｈｒａｂａ］，

ｄｓｃｈｎｇ［波斯语］）———所有这些词都是“战争”的意思———那么这场战

争将发生在哪里以及谁跟他打仗没有人愿意说。

后来我看到流传在新疆集市那些不可靠的谣言是怎样解释的。

在这部作品中我回忆这些个人经历的同时，我要对一大批赞助者和

朋友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的先生们，他们组织了第四次考察。他

们是委员会主任，枢密顾问吕德尔斯（Ｌüｄｅｒｓ）先生，枢密顾问爱德·迈

尔（Ａｄ．Ｍｅｙｅｒ）先生，Ｗ·舒尔策（Ｗ．Ｓｃｈｕｌｚｅ）和Ｆ·Ｗ·Ｋ·米勒（Ｆ．

Ｗ．Ｋ．Ｍüｌｌｅｒ）教授和出钱的人———我们尊敬的赞助者Ｊ·西蒙（Ｊ．Ｓｉ

ｍｏｎ）、阿 伦 霍 尔 德 （Ａｒｎｈｏｌｄｔ）、双 博 士 冯 · 施 瓦 巴 赫 （ＤＤ．ｖ．

Ｓｃｈｗａｂａｃｈ）先生和伯德（Ｂｏｄｅ）阁下。他们同克虏伯·冯·博伦Ｋｒｕｐ

ｐｖ．Ｂｏｈｌｅｎ）一起捐出了所需费用的一半；皇帝陛下支付了另一半费用。

由于这些资金，出发考察有了保障，所以我感谢格·马卡尔提尼先

生给予我们的友好关切，使我们取得可喜的成果。我们衷心地感谢他给

予我们的宝贵支持。

我们进行了四次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考察，在经历了这次最艰难的不

快考察和危险，把我们的收获珍藏在我们博物馆的陈列室以后，战争爆

发了。绝大部分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足够的必要

助手。巴尔图斯始终献身于工作，但他的努力和技巧对处理大量材料却

贡献很少。

我为有这样的忠实朋友感到幸福。当显示出当地有兴趣的壁画，清

晰地证明希腊古代艺术与远东艺术的关系时，箱子里的珍藏品大概快腐

烂了。我曾对我亲爱的尊贵朋友们提到了这一悲惨的现状。赞助人卡

尔·郭尔德施密特（Ｋａｒｌ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博士、特·郭尔德施密特（Ｔｈ．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埃森化工厂）十分关切地倾听我的意见。几天之后他通知

我：他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我的老朋友化学家教授汉斯·郭尔德

施密特（Ｈａｎｓ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博士捐助我５万金马克的费用，以及克虏伯

家族———我们最老的赞助者克虏伯·冯·博伦（ＫｒｕｐｐｖｏｎＢｏｈｌｅ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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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人想继续赞助３万金马克。

用这大笔费用，修复了无数的绘画并得以陈列与展示。

可是后来通货膨胀了。如果不是卡尔·郭尔德施密特博士及其长

子特·郭尔德施密特博士继续帮助我的话，几乎不可能继续工作了。他

们其中的每一位都给了我５００荷兰盾，一直到政府再有能力支持这件事

情。这在当时是一大笔费用，我可以继续工作了。

我的两位老朋友汉斯（Ｈａｎｓ）和Ｂ·郭尔德施密特博士也已去世。

但是他们的儿子、埃森的特·郭尔德施密特博士和基尔的Ｂ·郭尔德施

密特博士仍健在。我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能在这里对他们表达公开的谢

意。只有这无私的郭德施密特（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和克虏伯（Ｋｒｕｐｐ）家族的

帮助为德国人民拯救了价值连城和富于启迪性的古代文物。特·郭尔

德施密特博士的愿望不是把提供的珍贵艺术品弄到自己手中，而是要博

物馆保存我们第四次考察的成果。

此外，对领导当局我也表示真诚的感谢。部长先生、教授贝克（Ｂｅｃ

ｋｅｒ）博士和文化部司长嘉勒（Ｇａｌｌ）博士先生为我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以

及同等重要的空间，为能陈列现已完工的壁画和正在修复的壁画存放及

展出。建筑顾问魏勒（Ｗｉｌｌｅ）先生熟悉后来这些文物的艺术作品结构的

原委，他以娴熟的技术完成了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柏林出版社（ＤｉｔｅｔｒｉｃｈＲｅｉｍｅｒ［Ｅ．

Ｖｏｈｓｅｎ］）的先生们不顾自己的风险把我的发现以一套六部巨大珍贵画

卷发表了，与此同时莱比锡的Ｊ．Ｃ．辛里克斯（Ｊ．Ｃ．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ｓｃｈｅＢｕｃｈ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书店以富有魅力的形式出版了通俗版。

Ｄ·莱默尔（ＤＲｅｉｍｅｒ）出版社带插图和说明的著作在这里又多次

再版。我对该公司允许我使用这些作品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阿·冯·勒柯克（Ａ．ｖｏｎＬｅＣｏｑ）

１９２７年秋季于柏林—达勒姆（ＤａｈｌｅｍＢｅｒ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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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吐鲁番”考察归来（１９０７年１月和６月）的短暂

时间里，以及旅行中获得的文物顺利地运抵柏林之后，在柏林开始了一

个愉快的辛勤合作时代。

结果是令人吃惊的。早在１９０４年，Ｆ．Ｗ．Ｋ．米勒教授就辨认出

摩尼教教徒（Ｍａｎｉｃｈｅｒ）消失文献的残留部分，它们是出自吐鲁番绿洲

叙利亚文变体的某些写本。其中几篇是以鲜为人知的伊兰方言写成

的，这种方言是在大约较晚阶段在吐鲁番北部的葡萄沟（Ｂｕｌａｙｉｋ）叙利

亚—基督教堂发现的数量众多的景教—基督教的语言。这些写本是

用漂亮、但却难读的粟特文（ｓｏｇｈｄｉｓｃｈ）书写的，大部分为佛教内容。

更多的是使用变化很小的叙利亚—福音体文书写的，这是一种更为容

易识读的文字。由于这样一种特别美丽的叙利亚文字书写的残文，发

现了叙述神圣十字架的文书。哥廷根的Ｆ．Ｃ．安德里亚斯（Ｆ．Ｃ．Ａｎ

ｄｒｅａｓ）和Ｆ．Ｍ．Ｋ．米勒（Ｆ．Ｍ．Ｋ．Ｍüｌｌｅｒ）通过出现的月份名字和国王

的封号重新释读出一种完全消失的、曾经流传很广的伊兰书面语言，

也就是粟特语（古代Ｓｏｇｈｄｉａｎａ地区居民的语言），其首都是极为古老

的撒马尔罕和富饶及久享盛名的布哈拉。１０至１１世纪著名的阿拉伯

历史学家Ａｌ·贝鲁尼（Ａｌ·Ｂｅｒｕｎｉ）（同大多数“阿拉伯”的历史学家一

样，不是阿拉伯血统，而是一位伊朗的阿拉伯通）除了在其珍贵的“年

表”中表述了国王的封号以外，为我们保存了古代粟特人的月份名称

表，这得到了证实。其他就是哲学领域的贡献。

但拉德洛夫（Ｒａｄｌｏｆｆ）先生不懂佛经。他的部分翻译是怪诞的。致

使皮舍尔（Ｐｉｓｃｈｅｌ）请求Ｆ．Ｗ．Ｋ．米勒（Ｆ．Ｗ．Ｋ．Ｍüｌｌｅｒ）先生来承担佛

经回鹘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件事被接受了，在Ｆ．Ｗ．Ｋ．米勒的工作室里

出现了那种神话般的学术文献。其题目为《回鹘学研究ＩＩＩＩ》（Ｕｉｇｈｕｒｉ

ｃａＩＩＩＩ），这些作品为这位拥有天才智慧却总是谦逊的学者头上编织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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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桂冠。我熟悉他的研究状况，并得到允许参加了许多准备工作。我

们经常坐在一起，忘记吃饭喝水一直到晚上７点。这美好的工作和富有

成就的日子，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我享受了上帝赐予的喜悦。每一天

都带来新的和重要的东西。

我承担了用回鹘语书写的摩尼教文献以及少量的突厥“如尼”文的

写本整理工作。经过潜心研究并在新疆逗留了大约两年时间，在一定程

度上掌握了维吾尔人讲的新疆现代语。在Ｆ．Ｗ．Ｋ．米勒先生研究室度

过的时光，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逐步细心地研究了当时现存的文献资

料，我开始发表早期回鹘摩尼教文献。因为当时的语言与佛经语言是不

一致的，事实也是不了解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这些工作总算是有

了基础，工作在这个基础上还继续着。

〔１〕Ｅ．瓦尔德施密特 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和

伦茨 Ｌｅｎｔｚ，《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

位》。德国普鲁士科学院１９２６年论

文，哲学历史类４号，Ｗ．Ｄ．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２６年柏林出版。这个写卷保存在

英国博物馆，来自绘画和手稿宝库敦

煌，这是奥勒尔·斯坦因先生（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从沙洲敦煌图书馆中发现的。

感谢英国博物馆当局，在斯坦因先生

善意的支持下将写卷交给他们研究。

巴黎的保罗·伯希和先生（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

ｏｔ）也以其独特的自由方式支持了这

一工作。

早在１９１２年，巴黎的沙畹（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和伯希和（Ｐｅｌｌｉｏｔ）对于了解

来自中国的摩尼教就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了美国、比利时、英国、德

国、法国和俄国学者的著作以外，对最新〔１〕的伟大中国摩尼教画卷的研

究就是瓦尔特施密特（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博士和伦茨（Ｌｅｎｔｚ）先生的译文，极

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不幸的是，我们热心的支持者和赞助者、枢密顾问皮舍尔（Ｐｉｓｃｈｅｌ）、

柏林大学的梵文学家在赴印度的路上染上了危险的疾病。他的位置现

在由枢密顾问 Ｈ．吕德尔斯（Ｈ．Ｌüｄｅｒｓ）接替了。他博学的尊敬的夫人

也是一位优秀的梵文学家。她竭尽全力将无数有时是很小的古印度贝

叶残片与克孜尔（Ｋｙｚｉｌ）红色穹顶大厅的其他残片拼在一起，卓有成效

地完成了艰苦的工作。严峻的目光、耐性和非凡的知识使这位女士赢得

了荣誉。吕德尔斯教授后来和他的夫人一起把这复原的珍贵写本出版

了。这是印度戏剧残稿，可以判断印度戏剧的出现比迄今为止人们所知

道的还要早几个世纪。

当时，博物馆一条通往工作室的走廊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

吕德尔斯博士夫人坐在她那梵文著作旁边，那里西格教授（Ｓｉｅｇ）和西格

灵博士（Ｓｉｅｇｌｉｎｇ）坐在他们的研究室，推敲“吐火罗语”（Ｔｏｃｈａｒｉｓｃｈ）源

自中亚罕见的欧洲语言的重大秘密。研究工作也经常给我们带来喜

悦———我们大学的比较语言学家、枢密顾问 Ｗ．舒尔策（Ｗ．Ｓｃｈｕｌｚ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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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在另一个房间里，Ｆ．Ｗ．Ｋ．米勒先生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研究回

鹘语（ｕｇｈｕｒｉｓｃｈ，中古突厥语）佛经。一大批这样的写本，在第一次考察

〔１〕拉德洛夫先生来自柏林，原来叫

威廉·拉德洛夫。他来到俄国并从

事突厥语的研究工作，就此他曾发表

过许多、但不总是完全靠得住的书。

尽管它有很多越轨行为，在许多方面

我是要感谢他的。特别是当俄国爆

发了可怕的野蛮行动的时候据说他

死于饥荒。这些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２〕［这里指的是威廉海姆·托姆森

（ＶｉｌｈｅｌｍＴｈｏｍｓｅｎ）———译者注］这位

伟大的学者，就是在所有的人情事物

上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遗憾的是

就在当年５月，他满８５岁时，永远离

开了我们。

后由格伦威德尔教授（Ｇｒüｎｗｅｄｅｌ）交给了圣彼得堡的俄国院士瓦西

里·瓦西里耶维奇·拉德洛夫（ＷａｓｓｉｌｉｊＷａｓｓｉｌｉｊｅｗｉｔｓｃｈＲａｄｌｏｆｆ）〔１〕做

整理工作。

突厥“如尼文”（Ｒｕｎｅｎ）著作惟一完整的一页，我提供给哥本哈根的

突厥学老前辈、我们尊敬的朋友和赞助者威廉海姆·托姆森教授阁下

（ＶｉｌｈｅｌｍＴｈｏｍｓｅｎ），以示小小的敬意，他是一位著名的鄂尔浑（Ｏｒ

ｃｈｏｎ）和叶尼塞（Ｊｅｎｉｓｓｅｉ）“如尼文”解读者。他为实现我们的请求而高

兴，他以高超的技巧完成了任务。〔２〕

遗憾的是，这一友好合作由于格伦威德尔关于发现摩尼教优先权的

非分要求遭到了破坏。

此外，格伦威德尔身染重病，不得不长期住院。他的助手Ｇ．胡特博

士（Ｇ．Ｈｕｔ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如果不是旅途的艰辛，就不会

促使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还有，不仅格伦威德尔还有巴尔图斯（Ｂａｒｔｕｓ）

和我在回来几个月以后都染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他们两位患带状疱疹，

我得的是红斑癣，这都是皮肤过敏引起的难以忍受的疾病。

艺术史领域的成果极其重要。印度西北部和大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的希腊

文化艺术同远东佛教艺术的关系以前不能得到证实，在这里毫无疑问成

功地得到了证实。

格伦威德尔在病愈以后，着手绘画研究工作并于１９１２年献给我们

这部费了很多心血（尽管尚有几处较大的错误数据）富于教益的书《古代

（新疆）佛教遗址（Ａｌｔ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Ｋｕｌｔｓｔｔｔｅｎ）》。此后不久，就在我

第四次考察出发前我的大型壁画集“高昌”（Ｃｈｏｔｓｃｈｏ）完工了。

１９０６年，当我们在库车逗留的时候，皇家博物馆的总领导权由舍内

（Ｓｃｈｎｅ）阁下手中转移到枢密顾问伯德（Ｂｏｄｅ）手中。从他那里为我的

吐鲁番绿洲寺窟壁画陈列得到了必要的资金。

发表壁画集“高昌”（Ｃｈｏｔｓｃｈｏ），也是得到由他弄到一笔同名款项的

支持，这是柏斯尔（Ｂａｅｓｓｌｅｒ）档案馆给我的资助。（此外，１９０４年９月至

１９０７年２月间第二次考察全部耗资约２５０００马克，当然为此还需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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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费，就是１０３个箱子，部分很重，要花费１７０００马克）。

１９１２年决定进行一次新的考察。枢密顾问 Ｈ．吕德尔斯同俄国的

学者们顺利地取得了联系并为即将进行的第四次考察办理行李运输免

税通过俄国。

我担当了这次考察的领导。这次行程的目的地除库车绿洲以外特

别是大沙漠南部德国人尚未涉足的城市遗址。那里是斯坦因（Ａ．Ｓｔｅｉｎ）

先生取得许多划时代意义成果的地方。我试图在这一地区南部进行工

作。这里部分地区处于完全无水地带。最好是冬天在这里工作，尽管有

麻烦，必需的水可以以冰块的状态带进去。

本应该１９１２年秋天出发，但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于１９１１年

爆发了驱逐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我们的报纸根据俄国的消息传

播了关于新疆耸人听闻的报道。

１９１２年那里还有中国居民的动乱，也就是主要大城市里无数的流

放犯、赌徒、盗贼和其他臭名昭著的社会渣滓反对清朝政府官员的行动。

俄国人企图利用这一动乱时机把新疆从中国人手里夺去并入他们

中亚地区的省份中去。新疆出产优质棉花，而俄国人非常希望得到这一

省份以满足他们本国全部棉花的需要量。为了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俄国报纸充满了夸大动乱的消息，并派军队携枪越过铁列克山口

（ＴｅｒｅｋＰａ）进入喀什噶尔。所谓保护俄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和这

支很差的中国军队制造冲突以图吞并整个地区。

德国外交部在北京为我和再次陪同我的巴尔图斯（Ｂａｒｔｕｓ）申请政

府证件。这一申请被中国人拒绝了，理由是中国政府不可能“在西部省

份”他自己臣民的性命都保护不了的地方保护外国人的性命。

我从未相信过欧洲人在当地的处境会受到威胁，我并为此写信给英

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这位是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我曾多次受到他好

客的接待，对他我感到极大的信任。

格奥尔基·马卡尔提尼（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汉名马继业———译者

注）先生很快就回答了（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并证实了我的设想。他

写道：

“当然，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１２年５月发生过多起中国人谋杀中国



５　　　　

地方官员的事件。第一个牺牲品是伊犁河谷地区的将军，在他被杀害以

后伊犁地区宣布为独立共和国。长时间，这个新的共和国同西部省份的

省会乌鲁木齐形成严重的敌对状态。这一争端终于得到了解决（１９１２

年８月以前）。现在伊犁和新疆北部都很平静。伊犁革命在其南部邻近

地区造成反响。首先是道台（政府主席）以及阿克苏巡抚被谋杀了。在

这之后是库车和焉耆的厅官（地方长官），还有喀什噶尔的老袁道台的丧

钟敲响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喀什噶尔的巡抚（地方长官）于１９１２年５

月７日夜里被一帮中国流氓和被驱逐的士兵杀戮了。谋杀凶手的头子

是一个中国的屠夫，姓边。

同一天，一个不受欢迎的军事长官在喀什噶尔新城被杀了。一些其

他地方官员也倒毙于血泊之中。但是最近两个半月以来谋杀事件停止

了，恢复了信任。

在此期间，这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它阻止事态恢复正常。

在较大城市喀什噶尔、阿克苏、莎车（Ｙｒｋｎｄ）等等———凡是有中国流

浪汉的地方———有由最差的中国贱民组成的集团。这些集团为了自己

的利益未经任何许可组成了民团，他们经常恫吓民政和军事当局并向他

们敲诈钱财。这种掠夺敲诈行为与所说的爱国主义毫无关系；他们只愿

〔１〕Ｋｉｍａｒｂａｚ波斯语，下层人沉湎于

用兽骨玩的一种赌博。一个吉玛

尔—巴兹、做一个玩骨头的赌徒就是

失去了所有的体面与诚实，吉玛尔—

巴兹是最厉害的骂人话。

牺牲大众，富裕自己，这与衙门（政府官员）的寄生虫没有区别。正规军

（ｌｉａｎｇｔｓｕ）也加入了这些集团。这些联合起来的民众叫作吉玛尔—巴

兹集团或叫（赌徒集团）。〔１〕在这种情况下，常规军与这种集团作战或解

除他们的武装是不可能的。而对外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吉玛尔—巴兹集

团把他们的力量都用在对付他们同胞身上了（中国人）。

当地的维吾尔人，在整个动乱期间表现的是一般的漠不关心，并不

感觉有什么负担，就像俄国或是英国的臣民一样。我们外国人当然同吉

玛尔—巴兹也发生过几次冲突。没有任何一次冲突表现出吉玛尔—巴

兹有任何兴趣有意识地和我们争吵。……俄国报纸上的消息夸大了危

险性。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或多或少现在已经处于俄国人控制之下，俄国

人在喀什噶尔眼下有８００名军人，这是由于吉玛尔—巴兹的原因派到这

个地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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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尔提尼先生把友好的邀请同这一描述联系起来了，我应该到喀

什噶尔去，他将促成我进入这个地区并对考古工作本身施加影响。两位

年轻的英国女士，科姆普和马克·道嘎尔女士（Ｋｅｍｐ＆ ＭｒｃＤｏｕｇａｌ）根

据类似的邀请安然无恙地路过了这个地区。

由于这封信的原因我得到了批准，不顾自己的危险和巴尔图斯先生

一起登程了。枢密顾问吕德尔斯和吐鲁番委员会同意这种做法。

为了通行无阻地路过俄国，办理必要的证件由拉德洛夫先生（Ｒａｄ

ｌｏｆｆ）在圣彼得堡申请并得到他的许诺。必要的资金由伯德（Ｂｏｄｅ）阁下

和吐鲁番委员会筹措。我们的老赞助者阿伦霍尔特、冯·施瓦巴赫博

士、雅莫斯·西蒙以及伯德阁下筹集一半资金，皇帝陛下愿意出另一半

资金。出发时间定于１９１３年３月底。

在我描述这次旅行期间，我必须提到几处应注意的地方，俄国人到

达喀什噶尔这些地方为的是与中国人挑起争端，作为他们进一步吞并这

个地区的借口。

据报道，“这个地区１９１２年９月已经完全安宁，如没有一个人（马卡

提尼先生）的聪明、勇敢和机智，事情就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由于动乱

的原因，俄国人派几百名士兵驻扎在这个地区，他们有很多与革命者发

生摩擦的机会。俄国军队驻扎在城门外，中国军队驻扎在城门内，在太

阳下山时城门总要关闭。但是有一件容易引起严重误会的事情。

中国农历五月，中国人总是大放焰火，以节日的方式为亡者焚烧

纸制祭品。这是一个重要仪式，一般是在喀什噶尔城的商业区寺庙前

的广场上举行。不知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惧怕，有人跑到俄国兵营报告

说，一个俄国臣民的财产被焰火烧了。立即有一个分队的俄国骑兵进

城，下马以后破坏节日焰火，根本不把中国地方官员放在眼里。自然

出现一些骚动，但并没有人受伤，只是突然马匹受到惊吓散开跑回

兵营。

在此期间，按照规定时间关闭城门，而俄国士兵还停留在城里。没

有骑手的马匹回到俄国兵营并引起了慌乱，这场慌乱比关闭城门大得

多。很快谣言四起，说什么关在城里的俄国人马上就会被杀。俄国主力

部队立即奔赴最近的城门并用炸药炸城门。而他们的恐惧是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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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他们对中国官员没有表示丝毫歉意，造成的损失中国人自己承

担，受了损失还遭受辱骂。一直到俄国人在城门前设立了岗哨。若没有

大不列颠代表明智的和解建议，事件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当俄国人对中国当局进行类似的挑衅时，吞并中国这一地区没有获

得成功以后，俄国人着手进行同样更加露骨的行径。

在喀什噶尔，如上面提到的由坏分子组成的骚乱民团用掠夺和暴力

行为制造恐惧和混乱。恐惧和混乱变成了对和平居民的威胁，喀什噶尔

的每周集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变得商品短缺了。中国的司令官（杨提

督）决定把这帮民团遣送到伊犁谷地的伊宁（Ｋｕｌｄｓｃｈａ）去；为了制服民

团的胡作非为在那里驻扎了足够数量的守纪律的中国军队。为了避免

发生冲突遣送工作在午夜进行（我认为中国军队愿意选择这个时间）。

为了遣送民团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行李雇了很多车辆，大家准备出发，居

民们很高兴，他们终于摆脱这些压迫者可以开始自由呼吸了。但当夜里

启程的时候，突然得知俄国军队离开了领事馆偷偷绕过城池向东而来。

这一遣送举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被俄国人发现了，而当他们看

见的时候表现出好大的不高兴。

当问到这一行动打算的时候，回答是，他们要在通往巴楚（Ｍａｒａｌｂ

ａｓｃｈｉ）的路上进行演习！喀什噶尔部队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夜间演习，因

为中国民团———大约５０００人———也要沿着这条路前进，部队行动的真

实目的不难猜出。

中国人被警告不得在午夜行军，而是要在早上８点钟才能行动。这

样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

这一情况我是从一位英国女士，Ｅ·Ｇ·科姆普小姐的文章中得

知的。她当时正在喀什噶尔逗留。文章是以“在中国新疆漫游”为题

发表的。发表在《中国评论》（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ｉｅｗ）第一卷第３期１９１４年７

月出版（另外参照该书“走过中亚地区和绿洲”，ＭｉｓＥｌｌａＳｙｋｅｓｕｎｄ

ＢｒｉｇａｄｉｅｒＧｅｎｅｒｌＳｉｒＰｅｒｃｙＳｙｋｅｓ合著，１９２０年伦敦麦克米伦版，２９４

页）。

我从我的熟人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和阿富汗商人那里得知，对下面

不容怀疑的细节不能保持沉默。根据这一情况，俄国军队在中国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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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的荒野路段进行布防并架起了机枪。无休止的等待———天已经很晚

了———尘土飞扬，在这个干燥地区通常猜测是大量人畜临近了。这一切

〔１〕在新疆的阿富汗商人，据我所知要

么是阿富汗埃米尔的臣民，大部分来

自巴德绍尔和斯瓦特谷地［Ｂａｄｓｃｈａｕｅｒ

ｕｎｄＳｗａｔ］—１９０６年我在和田遇到几

个来自喀布尔的塔吉克人［Ｐａｒｓｉｗａｎ

人］，要么是居住在印度的阿富汗‘帕

坦人Ｐａｔｈａｎ’，特别是来自旁遮普穆尔

坦人 ＭｕｌｔａｎｉｍＰａｎｄｓｃｈａｂ。

新疆喀什噶尔英国总领事馆负

责保护所有的阿富汗人。攻击阿富

汗臣民和英属印度的印度人，俄国人

自然会卷入与阿富汗和英国的困难

之中，这是俄国人必须避免的。值得

注意的，来自穆尔坦的帕坦人部分是

什叶派Ｓｃｈｉｉｔｅｎ。

都明确表示要进行一场战斗！

但是人们很快从尘埃中发现阿富汗人的缠头巾。〔１〕这是一支庞大的

喀什噶尔阿富汗商队，其后是中国的民团队伍；尾部是来自喀什噶尔的

印度商人，这样事情就圆满解决了。哥萨克上校气呼呼地返回喀什

噶尔。

人们对此冒险报之一笑！

就像从我们的旅行报告中看到的一样，俄国人在这次事件以后，没

有通知中国人或者起码没有考虑中国人的抗议，而于１９１３年４、５月间

加强了在新疆的兵力。

这支部队（我们同这支部队打过多次交道）原本是俄国人用来阴谋

进攻新疆的，１９１４年１月开始调回欧洲，目的是要全力准备投入世界大

战。俄国当时的当权者诚然希望这次战争注定是另外一种结果。

据极其可靠消息来源，我还知道关于俄国军事力量进入喀什噶尔的

下述情况：“俄国总领事，索科夫先生（Ｓｏｃｏｆｆ）显然有征兆要成为新疆第

一任俄国总督。他是把紧急情报传送到圣彼得堡的人，结果是勃波洛夫

（Ｂｏｂｒｏｆｆ）上校同他的哥萨克士兵出现了。他们完全按战斗规定武装到

牙齿，因为他们认为进入喀什噶尔城是要打仗的。当他们在城下由吉玛

尔—巴兹派的军政官员接见的时候，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失望！

俄国人就像长时间遗忘的兄弟一样受到欢迎，并且即刻应邀参加当

地通常的欢迎早餐（“ｄａｓｔａｒｋｈａｎ”），人们在街上隆重的招待他们。这

样，这些英雄———大约９００人的队伍———极不光彩地开进了喀什噶尔

城。他们徒然地看着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敌人和从心灵深处诅咒索科夫

先生，是他毫无目的地把他们从富庶俄国突厥斯坦调到这贫穷的地区。

而游手好闲的人总是找机会胡作非为。所以发生了爆炸城门并在通往

巴楚的路上企图袭击吉玛尔—巴兹军团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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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Ａｎｄｉｄｓｃｈａｎ，‘ｄｓｃｈ’是阿拉伯语发音转换为德语字母通常用法，这是糟糕的办法。这个字母的发音更像意大利语的

‘ｇｉｏｒｎｏ’或者像英语的‘ｔｏｊｕｍｐ’中的ｊ。俄国人说和写 Ａｎｄｉｓｈａｎ，其中的‘ｓｈ’转换书写字母成了波斯—阿拉伯字母的发音

‘ｅ’［读音像法语中的‘ｊｏｕｒｎａｌ’］。这是吉尔吉斯语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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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集延旅

行与逗留

　　像往常一样，如果一件事情要问许多人，那么我们出发的日期就要

拖延了。

我终于拿到了钱，总共为６万马克。在这笔款项中，吐鲁番考察的

老赞助者枢密顾问阿伦霍尔特（Ａｒｎｈｏｌｄｔ）、冯·施瓦巴赫博士（Ｖ．

Ｓｃｈｗａｂａｃｈ）、爱德华·西蒙（ＥｄｕａｒｄＳｉｍｏｎ）以及伯德（Ｂｏｄｅ）阁下本人，

每人各捐赠５０００马克，克虏伯家族捐赠１万马克以及陛下同意从最高

权力基金中支付剩余的３万马克。

必须尽快筹措装备，因为我们试图在积雪融化之前通过铁列克山口

（Ｔｅｒｅｋｐａ）。四天之内我们完成所有的购置任务。１９１３年３月３１日

晚上巴尔图斯（Ｂａｒｔｕｓ）和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在莫斯科我们受到了我们的总领事科尔哈斯博士（Ｋｏｈｌｈａａｓ）和副

总领事豪施尔特（Ｈａｕｓｃｈｉｌｄ）的接待。同时我访问了柏林运输公司格尔

哈德和赫依（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ｅｙ）（后来称之为格尔加特和戈依Ｇｅｒｒｇａｒｒｔ

＆Ｇｅｙ）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并由办事处主任齐默曼先生（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将我推荐给安集延的办事处。

我也拜访了银行并为我在喀什噶尔的俄中银行开了户头。在柏林

我们没来得及办这些事。

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件，我们抵达了塔什干。我们必须在那里停

留，要在那里等候拉德洛夫教授（Ｒａｄｌｏｆｆ）为我们办理的俄中边境过境

许可证。我们下榻蔡侯饭店（ＺａｃｈｏＨｏｔｅｌ），在这里我们成了纵酒宴乐

的不情愿的证人，这是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大厅里举行盛大宴

会，商界首领和一些军政当局成员前来参加。

巴尔图斯和我坐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大厅的包间里吃饭。穿着盛

装的客人们渐渐出现了，这是从未有过的隆重。

人们坐下来，饭前食品和伏特加酒端了上来，大家从容不迫地对饮。

谈话都压低了声音，给人们以体面交际的印象。

在熟练地敬过白兰地酒以后，丰盛的肴馔连同很多很多美酒都端了

上来。各处的宁静被朗朗的笑声和高谈阔论打破了。香槟酒斟得满满

的，突然一个小面包或者是类似的东西从桌子的一端飞到另一端。其他

的投掷接踵而来；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瞬间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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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穿燕尾服蓄着胡须的先生在大厅的地上滚作一团。

大家立即跳起来把两位斗士分开并使他们息怒，人们举着盛满香槟

酒的杯子接近他们，与他们同饮、拥抱和亲吻，他们以拥抱和亲吻结成

兄弟。

我们看够了就去寻找我们的房间，但是我们却不能睡觉，因为晚会

闹得整个房子不得安宁。

第二天整个走廊无人收拾，人们好不容易才能走过去。

我猜测提供的酒里一定也有撒马尔罕的酒。我曾经喝过一杯这样

的酒，这种酒很好看，味道也非常好，但是出奇得很，就像火上了头，我明

白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德·克里图斯喝了一杯酒以后就吃起饭来了。

过境许可证还没有下来，我被迫向柏林和彼得堡发电报并在此期间

拜访了塔什干的最高军事长官波夫鲁克将军（Ｐｆｌｕｇｋ），请求他帮助。将

军是位和善的人，态度令人尊敬与称赞。他劝我去安集延并在那里等候

必要的证件，他还答应我文件不久即可送达。

由于得到允许我们就踏上了去安集延的路，我们住在一家小的俄罗

斯“旅馆”里———人们称之为“奴莫卢（Ｎｕｍｅｒｏ）”。这是一栋很脏的房

子，这类俄国旅馆里的“三害”（虱子、臭虫、跳蚤）数量之多，乃至精选各

类品种都是现成的，致使我们不得不尽快搬出这家旅店而住到一家比较

干净的尽管有点原始的住处，住在穆斯林商人的客栈里。

我很快就去拜访格尔哈德和赫依（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ｅｙ）办事处，在营业

部遇到被无数当地突厥棉花商贩包围的代表。他们是穿着讲究、举止端

庄的先生们———他们之中有几位被我描绘成百万卢布富翁———当我走

近向他们行礼，他们很有礼貌地向我还了礼。

代表却稍欠礼貌，他看了推荐信并回答了我的问题，问他是否说德

语———以前这个公司所有办事处的人都懂得和会说德语———他付以蔑

视的一笑。

他用俄语回答：“不说德语———我们说俄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捷

克语或者是保加利亚语！”这个人样子是那么没礼貌和带有敌意，使我遗

憾地改变了自１９０６年以来对这些人的看法。这是俄国人对德国第一次

最大敌意的表现，后来我经历过多起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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